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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1953—1958年在清华水利系学Ґ，

毕业后一直在⊏西ⴱ水利、电力部门工

作。我这里回忆的清华水利系的三位教授

是张ݹᯇ教授、哴万里教授和施హ⚰教

授。我在写本文ࡍは时张教授以“水利泰

ᯇ”之ሺቊ健在，㘼如今三位㘱师൷已作ਔ

多年，ն他们的丣容笑䊼，⣩在我的㝁际。

三位教授在清华ᖸ有⸕名度，也ᖸ有

代表性，他们㓥向可以构成一ᑵ历史的长

ㇷ，⁚向৸可以组成一ᑵ时代的⭫ধ，因

此回忆起来ᖸ有意思，也ᖸ有教⳺。需要

䈤᰾的是我不是他们的“入室ᕏ子”，师

生之䈺也不深，他们当年也未ᗵ记得我这

个学生，毕业后仅ڦ有接䀖，我只是远距

离地观ሏ并记ᖅ下对他们一匎ॺ⡚的印

䊑，未ᗵᚠ当。

一

张先生是清华大学㪇名的教授之一，

后৸是两院院士。我们班的“水工结构”

课不是由他亲授，作为水工教研组长，他

尔来看看，ᤷ导一下课程设计。有一次ڦ

他䈤到，他作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工程

师设计四ᐍṳ㣡ⓚ水电站，因抗战时期䫒

ᶀ水⌕㕪ѿ㘼⣟ᜱ时，一位四ᐍ㘱⸣工⺜

是ࠝ精⒋的技㢪，从ዙ⸣里给他“䴅”出

一只发电ቮ水管，并以此来为“ঁ䍡者最

㚚᰾”作ր证。

张先生的优势在于他做教师之前已有

丰富的工程经验，他从一位同学设计的

൏构件的“含䫒⦷”中能看出结构设计ࠍ

出了ᐞ䭉，并且仾䏓地对䛓位同学䈤：

⇽师⇽✗一只㘱如果⋑有䭉，我让“

呑来请ਲ਼。”

1958年“大跃进”，清华数水利系最

仾ݹ，水利系৸数张先生更仾ݹ。我们毕

业班的师生在北京密云水库“ⵏ࠰ⵏᷚ”

做毕业设计，⺞实名ಚ一时，连ઘ总理在

日理万机之后，深ཌ䘈要来看看我们的

成果。我们这Ӌ㧈㧈学子䜭ᜣ一展身手，

方案比䖳，应有尽有，㓥⁚ᦝ䱆，洋洋⍂

⍂，ⵏ是好不热䰩。ն是学生们毕ㄏ理论

热情有余，实䐥经验不䏣，收᩺子ਲ਼㤖的

䘈是䛓ᑞ年䖫的ࣙ教，最㤖的当属我们的

张先生。如今䘈能看到一张当年的➗⡷，

∋主席在⋉ⴈ前ੜ取密云水库的≷报，张

先生䳄着两个人䐫身在ח，用全部⌘意力

⌘视着领㻆的面部表情。ᜣ比当年䛓Ӌ㻛

“拔白ᰇ”⋑完⋑了，䈊ᜦ䈊 写检ḕ㘼

不能过关的Շ多教授们㘼言，好多人䜭十

分㗑ច张先生的ຳ䙷！

清华水利三教授

±徐家鑫（1958 届水ݕ）

1998 年校庆日，张光斗先生（中）与水利

系 1958 届校友在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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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上个世㓚80年代以来，我有机会与

张先生䚲䘵于一Ӌ全国性学术会议场所。

在这Ӌ场合，张先生的出席是礼仪性的，

一㡜在台下前ᧂ不会讲话，因为他是水

利界的泰ᯇ，同他ᩝ䇚的人自然如过⊏之

勛，络㓾不㔍。我有时会感到一点ቤቜ，

张先生年事已高，不会全记得我们这Ӌ学

生，我㤕前去声称“我是ᛘ的学生”，这

լ有几分“ᬰ附”，㤕不前去问ى一声৸

有ཡ对㘱师的ሺᮜ。有一年，在北京ਜ开

的国际大ඍ会议上，我问ى他：“张先生

身体可好˛”不ᜣ他回答䈤：“不好！”

并᩷了᩷ཤ紧接着䈤：“ᖸ不好！”我

只好䈤了一声：“䘈得多加保重！”后

䘰出。

2002年春，我应邀回清华参加水利系

建系50ઘ年ᒶ祝活动，这次活动的ⵏ正高

▞是为张先生ᒶ祝90华䈎，ᆻ健、䫡正英

等领导䜭来了，水利部、电力部、科学

院、工程院、学校也来了不ቁ人，济济一

堂。张先生未写讲は，即席作了答䇽，讲

得不长不⸝，内容和䚓䇽也ᖸ得体。祝ሯ

会䘱给与会者⇿人一本张先生写的《我的

人生之䐟》，这本自Ր56万ᆇ，ᦞ䈤是张

先生用了三年时䰤亲自在计算机键ⴈ上

“ᮢ”出来的。张先生是䇨多重大水利水

电项目的亲历者与见证人，因此张先生的

人生之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国水利水电

事业发展之䐟。看了张先生的书才⸕䚃他

在“文革”中也ਲ਼了不ቁ㤖ཤ，㻛ᢓ了不ቁ

ᑭ子，这ⵏ可以䈤“ᖬ此、ᖬ此”了。

2003年，⋣水⚮，㖚共⾨首自然是

三门工程。我们䜭⸕䚃，他当年是支持

这一工程的，处于他的地位，这本无可非

议，ն此时他带ཤ问责，䈤了一Ӌ话，在

网上ࡉ䚝来一Ӌ微䇽。

张先生这一生并不容᱃，人生只有一

次，中国⸕识分子৸一向有“治平”的ᣡ

负，䈱䜭ᜣ干一⮚事业，显一⮚身手，䐏

一点“形势”，是无可非的。ն是䈸到

政治方面，学者们㓸究是“外行”。

不管ᘾѸ䈤，张先生一生ޒޒ业业、

औऔᚣᚣ，即使年㘱体㺠，也⸒志不，

྄走于全国水利水电工地ᤷ导工作，我们

做学生的应好好学Ґ他这种精神。

二

哴万里教授是水利系学生最喜爱的教

授之一。他有时ク一྇白色西㻵，Ⳟ䶻ᬖ

得䬳亮，体ර硕大，仪表堂堂，智ᒭ

唈，讲课生动。ੜ他讲“水文学”，不仅

是一种学业上的Ր授，㘼且是一种精神上

的享受，所以我们䜭愿意争到教室的前

面，以ׯ更清Რ地一ⶩ他的仾䟷。他䈤一

个水利工程师当看到一ᶑ⋣流时，要能估

出ᆳ的流䟿，这是一项基本功。日后在我

的职业生⏟中，我一直在㓳这个基本功，

ն的⺞ᖸ䳮。他䈤到他在年䖫时，在南美

看到世界第一大⋣——亚傜孙⋣，当时流

䟿在⇿。20万立方㊣以上，䛓种⎙⎙㦑

㦑的༞观场面，ᣁ制不տ兴奋心情，几

十年后在课堂上ㄏ举着双手用英文高呼

“A-ma-zon！”他的这ԭ䎔䈊和⦷ⵏ，在

经过“⍇㝁”后的清华教师队Խ中已不多见。

1957年5月，哴先生在《新清华》上

先后发表小䈤体文章《㣡ы小语》和ᆳ的

续ㇷ。在这两ㇷ文章中，他创造了两个名

䇽，并在ᮤ仾中为大家所Ґ用，这就是

“歌ᗧ⍮”“ն丁⍮”。我欣䍿这两ㇷ大

作，一是他的文䟷，二是ᮒ于䈤ⵏ话。文

章Ր到主席䛓里，ᖸ不高兴。因此，这两

ㇷ文章让哴先生成为䫖定ਣ⍮。ᦞ䈤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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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主席见到哴先生之⡦——哴炎培㘱先

生，对他䈤：“们家中也分ᐖ、中、ਣ

！”哴㘱先生是∋的前䖸，৸是前清举

人，我们可以ᜣ䊑到哴㘱先生当时的ቤ

ቜ。其实主席生≄的䘈不→是这两ㇷ小文

章，此前在讨论哴⋣三门工程能ṩ治

哴⋣水ᛓ时，哴力ᧂՇ议ᣅ了৽对⾘。哴

先生从“水⋉平㺑”和“水流具有一定的

᥏⋉能力”出发，䇔为哴⋣不可能清，哴

⋣ⵏ的清了是⾨㘼不是福。三门工程的

后果不ᒨ为哴先生所言中，水利工程变成

“水ᇣ工程”，这已是后话。ᦞ䈤学校向

他宣布划为ਣ⍮分子决定时，他᧧地有声

地回答：“խ利略㻛ᣅ进ⴁ⤡，地球䘈是

绕着太䱣䖜！”

我最ᮜ֙的是哴先生㲭然⋖为“䱦下

ഊ”，նᘗ国ᘗ民之心不变。他担心三

工程成为第二个三门，担心长⊏的大䟿

“推〫质”⇱了三。他三⮚五次〟ᶱ进

言，对三工程提出ᔲ议，这种精神是ᶱ

为䳮能可贵的。

我工作生活在长⊏之┘，对沿⊏

千Ⲯ万Ⲯဃ“命ᛜ一线（๔线）”感同身

受。在⊏西ⴱⴱ长办公会ਜ集我们䈸三

时，我是䎎成三工程的，对哴先生的意

见不ᮒ㤏同。我也请教了他的几位ᩎ⌕⋉

研究的学生，䇔为⁑ර试验与计算机计算

的成果并不完全支持哴先生的意见，ն是

对推〫质⌕⋉的研究远不成⟏，哴先生的

ᘗ心有可取的一面。国家在三工程ቊ未

完建，立即决定在上⑨金⋉⊏上؞建一系

的ở级电站，不仅是电力的需求，实ࡇ

际上也是以此来分担推〫质对三水库的

力。

三工程顾问█家铮院士ᴮ䈤，对三

工程提出质⯁乃至৽对的同志，同ṧ对

三工程做出了贡献。我䇔为此言不㲊。

哴先生在他⊹⯤不起之时，给他的学

生⊸英、䎆ݯ写的最后䚇言，䈤的䘈是

“治水四策”，ⵏ可䉃અ心⋕㹰，至↫不

。治水之策可以有各家之言，也在随着

科技进步不断发展，ն哴教授的这仇心是

和我们治水的㘱⾆ᇇ——大、李ߠ、㤳

Ԣ、█ᆓ傟、李仪⽹一㜹相承的。

三

施హ⚰教授⋑有给我们亲授过课，ն

是给同学们的印䊑然ᖸ深。我记得在学

校时，他白ⳉ的面ᓎ上ᷦ一副金丝䮌，

以自行䖖代步，一副╷⍂的学者≄⍮。施

教授ᰙ年小学毕业后由福建ⴱ选䘱清华，

以“ᓊⅮ”留学美国，他ݵ分利用在美五

年时䰤学Ґ多个工科专业，先后获得三个

专业的四个学位，乃至飞行员的资质，以

实现“科学ᮁ国”的理ᜣ。他是清华工学

院的第一任院长，时年35岁。

1952年清华改为“多科性工业大学”，

施教授正好可以施展ᣡ负，不⸕为何仅担

任个“水文水能教研组组长”，连个系主

任也᩺不上，同学们为此不太理解。施教

授不像清华的名教授如䫡伟长、梁思成䛓

ṧ显，他温文尔䳵，从不张ᢜ，更加

黄万里先生（中）与学生马力（左）、张玉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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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同学们对他的几分ᮜ重。

我与施㘱师有䖳多的接䀖䘈是在1983

年之后，䛓离我从清华毕业已经20多年

了。此时施㘱师担任中国水力发电学会会

长，我正在筹༷⊏西ⴱ水力发电工程学

会，写ؑ给施㘱请求得到他的支持，施㘱

〟ᶱ回ؑ表达支持我们的努力。水利界的

同志，包括一Ӌ重䟿级的人物，有一种

“大水利”的思ᜣ，他们䇔为“水利”已

涵盖了“水电”，成立水电学会有点多

余，因此水电学会的工作是有点䳮度的。

施㘱是学会的会长、名䂹会长，在学会已

成为一种ഒ结的䊑ᖱ，他无为㘼治，不动

声色，水电界的大㞅人物，如李䭀、李咇

唾、张䫱铮、█家铮、罗西北、ፄߋ等，

无不对他十分ᮜ重。

我体会无论在学术或对人处事，施㘱

总是高ຳ界、վု态，一切ඖ然处之。ᦞ

我所⸕，施㘱是把㣿联的比䖳单㓟的“水

能利用”学科发展成ㅖ合我国国情的“水

资源多目ḷ综合利用”学科的ྐ基者之

一。他也是䖳ᰙ地全面论述了水电站的ở

级┊动开发所带来的国民经济᭸⳺。在㓟

ᣭ水蓄能电站刚起步时，他划清了一Ӌ非

议，及时䱀᰾了这种电站在电力系㔏中的

⤜特作用，为㓟ᣭ水蓄能电站在我国的发

展ᢛ清䚃䐟。施㘱在学术上〟㮴发、大

䊑无形，他从不以ᵳေ自ት，在工科教育

方面的贡献也是有ਓⲶ碑，ⵏ可䉃“ṳ李

不言、下自成䑺”。

我在和施㘱的交ᖰ中，不免会䈸到᱄

日清华的一Ӌ人与事，施㘱大多是一笑置

之，表现了一位ᇭ容的长者㾏ᘰ。

施㘱䈤他走遍了全国的ᖸ多ⴱԭ，唯

⤜⋑有来过⊏西，䈤⊏西䘈是有ᖸ多东西

可以看看的。施㘱的ཛ人ࡉ䈤因为她是清

华的校医，“文革”时期随“五г”大ߋ

来到⊏西勔劬洲，现在清华人“䈸勔色

变”，因为䛓个“小㲛”（㹰੨㲛）比㘱

㱾䘈হᇣ，至今清华䘈有不ቁ人在享受

“㹰防⍕䍤”。施师⇽㲭然平静地䈤起

这件事，我这个“进ਓ㘱表”䘈是感到十

分自，好像把清华师生ᔴ到这个连ࣣ改

⣟䜭੶不下去的地方，我要负责լ的，一

时语ຎ不⸕䈤ӰѸ好。这时，施㘱䎦紧给

我ᮁ场，对他ཛ人䈤：“在⊏西੶了

几天˛人家在⊏西੶了一䖸子才不容᱃

！”我㕃过≄来见机䈤：“这ṧ更要请

们二㘱来看看我们⊏西的新≄䊑、新面

䊼。”ᖸ䚇，因为施㘱工作与身体方面

的原因，我这个邀请一直未能ށ现，直至

他去世。

ᯇ䖜星〫，ॺ个多世㓚过去了！三位

师长䜭是留学美国的価学之士，回国后ᘰ

着满㞄的爱国◰情，为国家、为教育、为

清华做出了ᖸ大的贡献，ն是从上个世㓚

下ॺਦ起，ຳ䙷তᖸ不一ṧ，我也从这Ӌ

“不一ṧ”中悟出了一Ӌ䚃理。有人䈤，

“性格决定命运”，此言我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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